护厂护店迎接解放
王庆晁整理

1949年解放大军胜利渡江以后，直下江南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土崩瓦解，吴江县已临于解放前夕。由于在我进敌撤的“真空”时期，时局动荡不定，盛泽镇曾遭受反动派残兵散匪的骚扰和抢劫，人心更加惶惶不安。盛泽镇的地下党组织，为了保卫盛泽，防止破坏，使人民财产免受损失，一方面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，控制和收缴了地方“自卫中队”的枪支弹药，不使落入敌人之手。另一方面，在工厂比较密集的地带，领导工人转入“应变”、“护厂”的斗争。发动工厂、商店的工人，白天坚守岗位，晚上护厂护店，安定社会秩序，迎接解放。

1949年2月间，盛泽镇的地下党组织纺织“独立支部”和丝绸灰炼业党支部，在这黎明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头，把握住战机，组织地下党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，做宣传发动工作，以维持工人生计，饭总要给工人吃为由，和工人一道把工厂、作坊保护起来。

纺织“独立支部”，地下党员吴永奎、封金荣、俞永泉、周天宝、曹顺生、曹梅生、金介甫、张炳金等10名同志，由吴永奎同志召集，秘密聚会在封金荣同志所在的西新街鲍金林厂，面对解放大军直下江南，解放在望的胜利形势，商讨保护工人，保卫工厂，迎接解放的大计。为了掩护行动，避免敌人的注目，按照党支部指示，各地下党员以各自的工厂为立足点，纷纷投入行动。如金介甫同志在南区周云记厂；曹顺生、曹梅生以西区的盛业厂为点；周天宝同志在西区徐增记厂等。大家一方面发动工人为了维持日常生活，以断电等电来开机为由，白天守候在厂中；晚上则以帮助资方看管厂房为名，轮流值班。同时也注意资方借故要关厂，转移财物等动向。由于这些都关连着工人的生计，得到其他工人的支持。地下党员所在的各个工厂的行动，扩大了影响，新生厂、振丰厂、中兴厂等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张介生、沈世昌、陈寅生、王锦祥、朱阿弟等，也陆续在厂中展开“护厂”活动。尤其是西新街的仁基厂，因上海的老板要关厂解雇工人，工人铁荣富、沈新华、徐永正等，宁愿不要解雇费，留驻在厂里护厂一段时间。一个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工人护厂网络很快在各个厂形成，护厂队伍不断扩大，使工厂的财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，一直到解放后的1949年7月，才在中共盛泽镇党委的领导下，借用丝织业同业公会会址，成立工人纠察队，组织巡逻放哨，做好保卫地方，维护治安的各项工作。

1948年底到1949年初，由于受战局影响，盛泽镇绸市一度消沉，依靠炼绸为生的灰炼坊工人濒于失业边缘。作坊老板借口没有生意，有的宣告停业，有的不发工资，甚至有的把作坊财产变卖。全镇大大小小21个作坊的300多工人一时生活无着。当时灰炼坊的地下党支部看到这一情况，由支部书记王太正召集吴廷坤、董云庆、金德成、赵建华等地下党员，秘密商量，为了使灰炼业工人生活得到维持，作坊财物不遭损失，依靠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开展“应变护坊”活动，数次与作坊主为维持工人生活开展说理斗争。大部分作坊主无意经营的作坊，由工人自行组织维持生产，以租赁方式，分成给作坊主。但有的作坊主非常狡猾，眼见生意好工人收入多，就要收归自营，一时生意清淡起来又让给工人，几经反复。党支部为了顾全解放大局，保护财物，数次忍让，使绝大部份灰炼坊完整地维护下来。相反，一些相同性质的踹轴坊，当时就被作坊主停业解散，工人只能自谋出路。

解放前夕，以纺织业工人为主体的“应变”、“护厂”斗争，在全镇各个行业中影响很大。当时关系到人民生活必需的酒酱业、棉布业和南货等商店职工，也纷纷效法行动。盛泽镇较大的汪恒瑞酱园，资本家早已逃到上海，作场老工人顾阿金，以自己的带头行动团结工人护场护店，坚持生产营业。南货业店员沈永生为方便人民生活，把商店维持到解放。由于他们的行动，全镇商店除少数关闭停业之外，大部分商店的店员、工人都开张营业。为安定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的老工人顾阿金、沈永生等同志，解放后即为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。

